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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下午 1 点
多，工地上的电话突然来
了，对方急促地对冯朝华
说：“你老婆找到了，在施
工楼的通风井里”。

冯朝华先是不信：“怎
么可能在工地上？”他骑着
电动自行车朝工地赶去，
身上紧张得出汗。

发现余小梅的是工
地上的一名工友。当时
他被派去做封墙检查，爬
上脚手架后，伸头往里一
看，发现了一名躺在预留
通风井位置的女子。

冯朝华终于见到了
自己失踪的妻子，在井下
蜷缩成一团，“看起来小了
一大圈”。

“余小梅！”冯朝华呼

喊的声音有些颤抖，不知
道她是生是死。过了十几
秒，余小梅的头微微动了
一下。冯朝华说：“就这一
下，我的心定了下来。”

他手脚并用，从井上爬
了下去。“小梅！”一边叫着，
他一边用手轻轻托起妻子
的头，让她靠在自己半屈
的腿上。“小梅，别睡，千万
别睡。”“儿子，我和儿子一
起在找你。”冯朝华不停在
妻子的耳边说话，轻轻地
拍打着她深深凹陷下去的
脸颊。“她身上太凉了。”冯
朝华紧紧抱住妻子，她看起
来太累了，发不出任何一点
声音，好在鼻子还有气。
20多天后再回忆这个场
景，冯朝华还是没忍住哭。

消防和医院的救护车
都来了，在失联12天后，余
小梅获救了。被送到湖南
省隆回县人民医院时，余小
梅身上有的擦伤已经结痂，
脚也肿了起来。该院出具
的诊断证明显示，余小梅有
多处皮肤浅表损伤、急性肾
功能衰竭、高钠血症、高氯
血症和高脂血症。

余小梅的主治医生表
示，高钠、高氯的症状应该
是太久没吃东西、没喝水
导致的。他解释，病人的
情况并不乐观，因为严重
的脱水和饥饿症状，她被
诊断为多脏器功能衰竭，
差一点就死了。

余小梅获救的第二
天，是她的生日。冯朝华
买来妻子爱吃的水果、炒
肉和零食，在病房给她过
了41岁生日。妹妹带来
了一块护身符，叮嘱嫂子
随身携带。

住院第 7天，余小梅
出院了。回家那天，两人
坐了7个小时的火车。冯
朝华给妻子买了个定位手
表，100多块钱。他告诉余
小梅，手表不可以摘下来，
这样以后就不会走丢了。

回家没两天，余小梅
的父母来了。看到女儿，
他们几乎是立刻就哭了。

获救后，余小梅频繁
地出现幻觉，时常和空气
对话，有时候又会喃喃自
语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冯朝华不敢离余小梅太
远，不管去哪里，他都要
带着妻子一起。

（华西都市报）

女子失联12天通风井下获救
丈夫鼓励她“千万别睡，儿子还在找你”

这是一个六七米深的通风井。没有光，余小梅慢慢接
受了黑暗，除了四面水泥墙，没有任何东西。她只能听到
蚊虫飞鸣和自己越来越虚弱的呼吸声。

“她失联了12天。井下没有食物，也没有水。”负责办
理该案的石姓民警告诉记者，12天里，工地上的监控没有
捕捉到过余小梅的身影，“她独自在井下存活了下来”。

9月24日，是余小梅跟着
丈夫冯朝华上工地的第二个
月。大楼还在施工，10层以下
的砖墙刚砌好毛坯。

凌晨3点多，余小梅起身
上厕所。宿舍在工棚二楼，下
到一楼，再穿过一条十多米的
户外走廊，才到宿舍楼唯一的
厕所。

但那天，余小梅迷路了。
上完厕所后，她拐进了一层最
黑的一间房，又爬上了6米多
高的脚手架。爬到脚手架顶，
余小梅往前一步，踩空了。短
暂的滞空感后，她摔了下去。

痛，这是余小梅的第一反
应。因为黑暗，她无法确认哪
里受伤了。用手摸的时候，她
发现腿被划出了一条大口子，

臂肘也有疼痛感。
那时的余小梅不知道，她

掉入了一个六七米深的通风
井。她小步试探，微微张开手
臂触摸。两侧几乎挨着墙壁，
只有凉飕飕的墙面。但是，她
摸不到顶。

冯朝华说，妻子虽然40岁
了，但只有10来岁的心智。嫁
给他后，小梅跟着他辗转去过
重庆、吉林、浙江以及这次出事
的湖南工地。

“小梅很能干。”冯朝华说，
从前她做小工的活，一天可以
挣一两百元钱。打工之外，洗
衣服、烧饭还有家务活，小梅都
干得井井有条。冯朝华说，妻
子爱笑、性格好，喜欢上别人家
串门。

余小梅说，起初，她想靠自
己爬出去。水泥墙壁上坑坑洼
洼，她用手指紧紧地扣进去，再
膝盖抵住墙壁慢慢往上爬。一
次次徒劳无功掉下来，又一次
次地尝试，直到手指、手掌、肚
皮和膝盖都被磨得发痛。

余小梅大喊“救命”。喊起来
的时候，余小梅才意识到周围有
多安静，每一声叫喊的间隙，她
听不到任何说话和走动的声音。

没持续多久，余小梅停止
了呼救，因为没有任何回音。
在这栋毛坯大楼，工人们完成
了这一层的砌墙任务，迟迟没
有人经过。

余小梅一时不知道自己该
做些什么，仿佛回到了白天等
待丈夫下工的时候。上一顿晚
饭，是冯朝华从宿舍食堂打来
的面条，“他总是能打到我喜
欢吃的饭菜”。

余小梅失踪后，冯朝华报
了警。他喊来一起打工的伙
伴，将工地和附近一两公里的
区域都找了几遍。最后一个捕
捉到小梅身影的工地监控是9
月24日凌晨3点39分，她朝着
工地的一个方向走去，直至消
失在监控中。那个方向能去许
多地方，他们无法判断小梅还
在不在工地。

冯朝华给在重庆铜梁区打
工的儿子冯伟打去电话，“你妈
失踪了”，平时沉默寡言的他
扔出这样一句话。23岁的冯
伟没有在电话里多问，也不敢
问。挂了电话后，他什么也没
带，坐上了最早一班去湖南的
动车。

在余小梅失踪15个小时
后，冯伟在工地上见到了父亲。
他只觉得父亲更瘦了，胸骨突出
得吓人，整个人也没有血色。

他们打印了300份寻人启
事。余小梅失踪的第二天，冯朝
华和儿子满县城地贴寻人启
事。贴完了，冯伟又加印了800
份。为了得到更多线索，在寻人

启事“愿意重金酬谢”下方，冯朝
华用笔添上了“10万元”。为了
显眼，冯朝华把数字描了一遍又
一遍。对于这个家庭，10万元
不是一笔小数目，是需要外借
才能拿出来的一笔钱。

寻人启事贴出去后，冯朝
华每天都能接到两三个线索，
有人说在某某县城看到过余小
梅，也有人说看到和她长得像
的女子。无论线索的可靠度如
何，冯朝华都要立马赶过去，
在周围细细地走着，再密密地
贴一遍寻人启事。

冯伟说，这些模糊不清的
线索撑起他们的希望。他几乎
每晚都和父亲反复猜想小梅可
能去的地方。只聊这一件事，
然后睡去。

余小梅失踪的第五天，隆
回县警方出动了警犬和红外热
成像无人机搜寻，但都没有找
到余小梅。

离余小梅最近时，冯朝华
和她只隔着一堵20厘米厚的
墙。他大喊“余小梅”，但是余
小梅没有听见。

井下太安静了。头
顶缝隙处透下来一点微
光，不论余小梅什么时候
抬头，这束光总是在那。
余小梅分不清白天、黑夜，
也不知道在井下被困了多
久。

一起消失的还有她
身上的痛感，取而代之的

是 饥 饿 和 口 渴 的 紧 迫
感。井下阴冷潮湿，让余
小梅难以忍受。身上仅
有的一件短袖无法给她
温度，余小梅最终将身体
缩成一团，不再挪动。

幻觉正是在她极度
饥饿时出现的。她看到
儿子冯伟哭着朝她喊：

“妈，你怎么在这个地
方。”掉下井后，她第一次
哭了出来。

余小梅说，她得活
着，她要和丈夫一起去打
工赚钱，还要给儿子买车
子和房子。想到这里，她
又想哭了，但最终没有哭
出来，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余小梅掉下去的窄长通风井余小梅掉下去的窄长通风井。。

无助 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获救 买了个定位手表求救 迟迟没有人经过

寻人 曾经和妻子只隔一堵墙

事发当天事发当天，，余小梅从厕所出来余小梅从厕所出来。。

被困 凌晨一脚踩空了


